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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故乡有一双眼睛，一直深情地凝视着

我，给我以远行的力量，又常常幽远地召
唤我，让我无论在哪里总有一种回归的冲
动。

那是故乡的一口老井，是我简朴而温
暖的童年生活的见证。

那口井坐落在村子中央，离我家只有
百十步的距离，几乎全村的人都从这口井
里打水，洗衣、淘菜、做饭。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每个村都有这
种人工挖掘的水井。它深十几米，井壁用
青砖砌成圆形，上面布满了青苔，井边有
几块磨得光溜溜的青石板。离水井几步开
外竖立着一个高高的木桩，木桩顶端用粗
绳子横挂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杆，杆头横
木上方又用绳子挂了一根笔直的竹竿，竹
竿下端绑着一个铁钩子，垂直伸向井口。
横木末尾绑着一块石头，或是挂上一个树
墩子。乡亲们来到井边，把水桶挂在竹竿
下端的铁钩子上，拉动竹竿把水桶送到水
面处，用力摆动竹竿，水桶在水面上左右
晃荡几下，旋即沉入水中。然后，打水人
再用力提起竹竿，在横木尾部石头的助力
下，一桶水很轻松地被提出水井。

这口井是全村人生活的依靠，乡亲们
自然格外看重它。每隔几年，生产队会组

织青壮劳力清洗一次，把井底的淤泥淘出
来，把井壁也冲刷一遍。清洗前要先用抽
水机把井水抽干，但清洗后用不了一个对
时，井底泉眼冒出的水就又涌到日常的水
平线上。小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全
村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水井边，一桶水一桶
水地从井里拔上来，挑入几十户人家的水
缸中，每天不知要提出来多少，而那井里
的水却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深度。遇到阴雨
天，井水会更丰富，成年人打水时不再用
井杆，而是直接用自家的扁担钩挂着水桶
直接打水。胆子大的孩子，喜欢趴在井边
向井下观望，井水像镜子般映出我们惊喜
的脸庞。间或有一粒石子掉落，水面上泛
起层层涟漪，幼稚的影子被细碎的波纹扭
曲成了“丑八怪”。井里常常会有两三只
青蛙，它们在自己的天国里自由游动，有
时也会爬到井壁突出的砖块上作壁上观。
顽皮的小伙伴偶尔在小河或坑塘里逮几个
小鱼小虾投放进去，却很难在日后发现它
们的踪迹。

村里人对水井有天然的信赖，从不担
心水的品质。夏天天气炎热，从井里拔出
来的水桶放在井沿上，有人摘下草帽伸着
脖子，直接在水桶边畅饮；也有挑担或推
车的游乡小贩，或是走亲戚的路人口渴
了，就在井边向打水人讨水喝，打水人会

很慷慨地把新打上来的水送给需要的人饮
用。那畅快淋漓的场景，至今还印在我的
脑海中。我也曾在水井边喝过水。夏天，
那水是清凉、甘甜爽口的；秋冬，井水会
变得温热，刚从井底拔上来时，水桶的表
面会浮起一层看似温暖的水烟。

挑水是当时村民生活的一项基本技
能，但也有一些不熟悉的人在打水时，不
小心把水桶掉进井里沉到水底。这时候就
要把扁担用一根长绳子探到水里，铁钩在
水底慢慢地摸索，直到挂住水桶再小心翼
翼地把它捞上来，这个过程叫“捞桶”。

我的童年对打水也充满了好奇。上中
学的时候，母亲为了锻炼我，曾鼓励我去
挑过一次水。到了井边，在大人的帮助下
我完成了摆桶和拔杆的动作。挑起水桶来
才知道，挑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扁担
压在肩膀上，细嫩的皮肉被压出一层红色
的印迹，肩胛骨忍受不了扁担的压力，走

起路来七扭八歪，没走几步就摔了跤，前
后两桶水全洒了。从此，母亲再不忍心让
我去担水了。

经历那次挑水后不久，我离开乡村到
城里上学，以后的日子里也只是偶然返
乡。村庄每年都有很大变化，先是家家户
户打了压水井，进入新世纪后，村里统一
装上了自来水。那口水井渐渐被人们淡
忘了，它好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经
意间兀自干枯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村民填平了。如今，村庄里盖满了房
子，再也找不到那口井的影子，只有思乡
和怀旧的人们才会偶尔想起它。

我离开故乡四十个年头了，故乡的许多
人和事，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那口井滋润
了几代人，奉献了所有，最终化为记忆中
的一缕轻烟。就在昨天，我在梦中又遇见
了它，它依然安静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像母亲的目光，一直凝望着在外的游子。

故乡的老井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这个暑假，我一直住在乡下老家。
住在乡下，可以侍奉父母双亲，享受

亲情。三伏天，房前屋后都是树荫，村前
村后都有坑塘，你可以拿一把蒲扇，提一
个小凳子，坐在树荫下，面对波光粼粼的
水塘，看水塘里莲花随风摇曳，看鱼儿在
莲叶间追逐嬉戏，甚至可以将一张吊床绑
在两棵树之间，尽享那份宁静与悠闲。

住在乡下，可以享受美丽的田园风
光。农家小院的小菜园里，架上肥嘟嘟的
豆角垂得老长，水灵灵的黄瓜顶端，小黄
花似乎还在吐着芬芳，院子角落那棵柿子
树上，一颗颗青绿泛白的柿子把枝丫坠得
老低，好像无法承受这些柿子的重量。靠
南边院墙的石榴树上，火红的石榴花已不
再绽放，绿叶间，一个个大石榴探头探
脑，就像酒器里的金罍那么可爱。再过些
时日，有的大石榴会咧开嘴，露出晶莹剔
透的石榴籽，让人馋涎欲滴。倘若走到村
外，碧绿绵延的玉米、大豆一眼望不到
边，节节高的芝麻正在开花，蝴蝶、蜜蜂
在花丛中起舞。

住在乡下，可以享受纯粹的农家乐生
活。早上趁着凉爽，走到小菜园里拔草，
干完活顺便摘些黄瓜、茄子、豆角回去。
黄瓜顶花带刺，中午擦一盘黄瓜菜，拌点
小葱，放点儿清香的大酱，特别下饭。摘
茄子时，要小心茄子裤上的毛针别刺到
手，有时得拿个剪刀剪，老点儿的茄子就
不要了，要一掐一汪水的嫩茄子，自己小
园子的，谁不挑好的。豆角自然挑水灵嫩
脆的摘，长长的豆角往往摘不了几根就满
把手拿不住了，豆角绿时最可爱，全体通
绿，没有一个斑点，一掐脆生生，嫩得冒
水，用水洗一遍即可下锅。关键是，这些
时令蔬菜随时随地可以摘着吃。

住在乡下，还可以享受在大自然中运
动的快乐。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间小路
上，半天也难得碰见几个人，在这样清静
的环境里，你可以慢跑，甚至可以练习倒
跑。小路两旁是绿荫如盖的泡桐树或高大
挺拔的白杨树，有成群的鸟儿一会儿飞到
杨树上；一会儿飞到泡桐树上，叽叽喳喳
地在树叶间跳跃；一会儿又飞向远处的天

空，飞来飞去，几百只鸟儿，好像在开一
场大会。晚饭后散步时，看着这些鸟儿轻
盈欢快的身影，听着它们多情的叫声，我
的心情也莫名的欢欣。天空不留痕迹，可
是鸟儿已经从此飞过。

住在乡下，还可以在傍晚聆听大自然
的乐章。月上柳梢头，在院子里，在小路
上，在水塘边，聆听天籁，蛐蛐弹琴，蛙
鸣声声，还有不知名的虫鸣在周围响起，
那声音不急不躁，抚摸着我的耳膜。在这
样宁静的夜晚，除了我的生命，还有其他
生命在不间断的演奏，它们的声音如此清
新，如此悦耳。间或一声声遥远的狗叫，
它们在向主人报信息。炊烟渐渐散去，整
个村子即将睡去，在这样美妙的夜晚，我
的心也归于宁静，享受生命本身自由的呼
吸，享受生命的律动。

我喜欢住在乡下，享受美好时光。

住在乡下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有人说，父母在，家就在。双亲不

在的这些年，除了节日和他们的祭日，
我已很少回老家，不是因为不爱故乡，
而是回家后不知居于何处。偶尔站在老
屋原址的空旷处，心中总会涌出一股热
流：那散发着古朴泥土气息的土坯堂
屋，宁静小院里父辈们的身影都不见
了。每每返程，一路上除了不断地回忆
双亲音容，还不停地在想那时父辈们脱
草坯盖茅屋的场景，它们就像是一幅幅
乡村水墨画悬挂在我的心里。

最初的记忆里，老家人的居所多是
土墙茅草屋，都是就地取材而建。屋
顶是用麦秸梃子覆盖，而承重墙的垒
建 ， 是 用 泥 一 铁 叉 一 铁 叉 跺 起 。 然
而，用泥跺起的墙似乎不那么美观，
后来脱草坯垒厚墙成了那时修房盖屋
的常事，因此，我对脱草坯有了极深
的印象。

脱草坯的最佳时机是夏秋两季的晴
天。这样的季节，一是不缺麦秸；二是
阳光足、气温高，草坯干得快，显得瓷
实，垒房也结实。在我的印象里，脱草
坯总少不了洇土、和泥、脱制这几个程
序。洇土要提前一天把一大堆土，用铁
锨从上往下挖成一个圆形“池子”，外圈
高中间低，并撒上一层厚厚的碎麦秸当
作一种鞅筋，以防止土坯断裂，这也许
就是草坯名字的由来吧！而后把水倒进
土堆“池子”洇一阵子，直到土洇透
了，水也没了，就可以和泥。和泥需要
用一种叫“三齿抓钩”的工具来回在土
堆“池子”里翻弄搅和。和泥很累人，
要用抓钩来回翻弄多遍才能把土与碎麦
秸掺搅均匀，有时候还需要人光着脚站
在泥水里不停地踩，促使泥和麦秸充分
融合，最后就可成为一大堆不稀不稠的
粘泥团，用这样的泥脱出的草坯不易断
裂。

脱草坯时，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
一个人供泥，一个人脱坯。供泥的，大
多是力气大的年轻人，这是个累活儿。
而脱坯师傅这个人也不简单，既要有技

术，也要有体力，更少不了两样工具：
一个是草坯模子，另一个是装水用的洗
脸盆。草坯模子是用木板镶制而成的，
板面非常光滑，长方形的造型，有点儿
像“井”字，左右两边都拴着铁丝做的
把手，便于脱坯的人从装满坯模子的泥
中，用力把坯模子拎脱出来。就是因为
有了拎脱这一动作，制作草坯的过程才
称之为脱草坯。

每次开始脱草坯前，都要选择较为
平整的地方，并在地上撒一层草木灰，
这样脱出来的草坯晒干后不粘连地上的
土，而且上下两面都显得平整。一旦开
始脱草坯，首先是供泥人用四齿大叉从
泥堆中巧妙地挑出一团二三十斤的泥
团，飞快地运到脱坯师傅跟前，脱坯师
傅先是蹲在地上，用手从洗脸盆里捧点
儿水，四周一刷坯模子，然后将坯模放
在平地上，双手挖上一大团泥掐起来往
坯模子里“啪”地使劲一摔，再用手沾
点儿水，握紧两拳往模子两边使劲一按
一塞，把四个角塞满捣实后，用两个手
掌在坯模上面左右来回一抹，把泥抹得
同坯模上沿一样平，而后撅起屁股，握
住坯模两端的把手左右稍微晃动一下，
一屏气、一使劲儿，往上一提，一块有
棱有角、方方正正的大草坯就脱制出
来。就这样，蹲下、撅起，撅起、蹲
下，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一天的
光景，能脱制出一大片草坯。到了傍晚
时分，尽管脱坯人累得直不起腰，可远
远望去，看到草坯铺展在落日余晖下的
那一块块、一片片美景，立马让人困意
全无。连续几天的劳作后，等草坯脱制
到一定数量，再经过立坯、整面，晾干
等程序，就可以码垛备用盖屋了。

用草坯盖屋的好处是墙厚保温，冬
天冷气灌不进，夏天太阳晒不透，真可
谓冬暖夏凉，但也存在耗费不可再生黏
土资源和不耐风吹雨淋的问题，后来就
被烧制土坯成砖的方法所代替。如今，
虽然这些情景基本不见了，但脱草坯过
程中所体现出的勤劳坚韧精神，却令我
难忘记！

脱草坯的记忆

■■流金流金岁月岁月

■郎纪山
常言说，人勤地不懒。在农村，只要

手勤，宅前、路边随便垦出一方或一绺菜
地，一个夏天就会有吃不完的瓜蔬。嫩绿
的苋菜、荆芥，或青或紫的茄子，一嘟噜
一嘟噜从架上垂下来的豆角，爬上墙头的
丝瓜、葫芦、瓠子、冬瓜和南瓜，还有那
上了棚架的菘瓜。临做饭的时候，到菜地
转上一圈儿，吃啥摘啥，一顿饭的菜蔬随
便就解决了。

幼时的记忆中，乡下农村从未有过莳
花弄草的习惯。在老辈人的观念里，什么
都没有比吃饱肚子重要。于是，宅前屋
后、庭院路旁，只要没有树荫的地方，便
见缝插针种上一些时令瓜蔬，一来调剂饭

食，二来能省下很多口粮。俗话所说的
“瓜菜半年粮”，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苋菜，乡下叫“玉米菜”，是夏日里
最常见、生长期最长的蔬菜。春末夏初，
整好一畦菜地，胡乱撒播一下上年留下的
种子，浇上水，再蒙上一层破布，几天工
夫就密密麻麻出一片。等上一段时日，玉
米菜长成了，挤挤挨挨的，红叶儿的、绿
叶儿的，鲜嫩的很。中原地带的农家，中
午的饭食多为面条，无论是汤面还是捞面
都离不了玉米菜。有了这种菜，汤锅里不
但多了些青绿，味道也更鲜更美。鲜嫩的
玉米菜不但和面条是绝配，做菜馍也是首
选。洗净了的玉米菜和粉条一掺和，淋上
油盐，两张薄馍一合，鏊子上一摊，三翻

两翻，外表焦黄，松软可口的一
合菜馍就成了。玉米菜还有很多
吃法儿，与蒜泥儿辣椒凉拌、烧
菜糊涂等。这种普普通通的菜既
是家常菜，也是灾荒年景的救命
菜。

南 瓜 ， 老 家 人 叫 作 “ 倭
瓜”，耐旱耐涝耐贫瘠，生命力
极强。家乡有农谚：过了三月
三，倭瓜葫芦一齐安。春日里，
清明节前后，在沟旁路沿起儿随

便安上种子，到了麦罢，枝蔓就疯了似的
甩开了头，四下里蔓延开来。刚坐上拇指
大小的瓜胎儿，有十多天工夫便长成了一
个大南瓜，或滚圆如猪头或细长如“驴扎
脖”。南瓜有面脆之分。“面南瓜”肉质如
板栗如番薯，最适合烧“倭瓜糊涂”。先
把南瓜破成核桃大小的块子放到锅里煮，
煮熟后拌上面糊熬制，若加盐加葱姜蒜加
粉条，就为“咸倭瓜糊涂”，啥也不加则
为“甜倭瓜糊涂”。咸的浓淡相宜，五味
皆有；甜的清香爽口，甘之若饴。那年
月，农家人不讲究，填饱肚子就行，端起
俗称“窑亨”的粗瓷大碗，盛上一碗，走
到村里的饭场，或坐或蹲，呼噜呼噜喝的
山响，头上大汗淋漓。肉质脆的南瓜，适
合熬菜。把南瓜切成薄片儿，葱姜蒜一类
的佐料炒香之后，倒入南瓜，加入清水熬
煮。熬熟之后，撒一把大叶藿香，一股特
有的清香便在灶房里弥漫开来……南瓜虽
然好吃，但不能招待客人。因名“倭
瓜”，在乡下人的意识里“倭瓜”等同于
蠢笨、窝囊，用它做菜招待人，被视为一
种羞辱，是乡间待客礼数中的大忌，这是
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规矩。

不能用南瓜做菜招待客人，用葫芦做
菜也同样不行。因葫芦和“糊涂”音近，

用葫芦做菜招待客人，会有视客人为“糊
涂”的嫌疑，也是待客礼数的禁忌。既
然，南瓜、葫芦都不能做招待客人的食
材，早些年间夏日里是用什么瓜蔬招待客
人呢？有一种叫菘瓜的瓜蔬可谓正逢其
时，可惜这种瓜蔬现在很少见了。

菘瓜，叶片肥厚，硕大如莲叶，状如
小桶或绣墩，表皮光滑，多呈白、黄、
绿，有规则的条纹，肉质厚实，很适合炒
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是夏季农
家尤其是机关食堂的首选食材。那时，麦
罢都要走亲戚，尤其是头年出嫁的闺女，
来年的麦罢一定得“瞧”（看望） 爹娘，
且备礼要重，当然也不过是一大篮子炸油
馍，二斤白砂糖，饼干什么的。那时候招
待客人的饭食简单得很，要么菘瓜、鸡蛋
臊子捞面条，要么菘瓜炒菜旋个鸡蛋皮
（音ping），配上白面烙馍、稀饭。饭毕回
家的时候，娘家人要送两把芭蕉扇，一个
又长又圆的大菘瓜。这个礼数叫“送
扇”，送的菘瓜，意即希望一对新人生一
个像菘瓜一样又白又胖的大小子。直到现
在，农村上了岁数的人夸小孩子还说，这
孩子，多胖，跟菘瓜胎儿一样！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但那浓浓的乡
情，永远不会变。

瓜蔬三两棵

■七南
四十亩是个地名，跟面积无

关。既与面积无关，四十亩就不
止四十亩，而要比之大得多。四
十亩是一马平川的农田，望不到
边际。穷目之所及，乃一抹淡淡
缥缈的青烟，让人分不清那是堤
岸阡陌之上成排杨树的剪影，还
是天之尽头……幼时，我常幻想
走过那抹淡烟，看看另一边的世
界。有时逐着它跑出很远，却从
未到过跟前。它与我始终保持着
不可测的距离，若即若离，看得
到，却永远到达不了。即使在梦
里，即使在现在……

我和母亲出发时，村庄还在
沉睡。夜色微暗，天空还能隐约
看见几颗残星。我们要趁着早晨
的凉意和潮气，去四十亩剔玉米
苗。鸡鸣是村庄的晨曲，黎明会
在鸡鸣声里加速涌上人间，照亮
万物。不久，只见天色呈蓝白
色，东方的一片红霞是太阳的面
纱，也是宣告黎明到来的旗帜。

乡野的小路，有夜露浸染的
潮润，路面笼罩着一层薄纱。我
和母亲并肩走着，草叶上的露珠
是星光洒落的钻石，碰到裤脚就
碎了，留下一片清凉。在初夏的
清晨走在田间，南风拂着，空气
中满是草木吐露而出的生长的苦
涩和新鲜的清香，惬意极了。如
果细细聆听，似乎，还能听到一
种神秘的声响，那既是风摇叶子
的声响，又是庄稼拔节的声响，
又是蝉鸣、鸟啼、蛙竞唱，甚
至是秋虫最早的嘶鸣，天地间万
物在黎明前苏醒。

当我们到达四十亩时，已有
不少人在各自的田间弓背弯腰剔
秋苗了。四十亩种的几乎都是玉
米，望不尽的一垄垄新生的禾
苗，像读不完的一行行长诗。等
到秋天，这些玉米苗会长成一片
绿色的纱帐，一排排威武的哨
兵。大地上没有比秋天的玉米地
排列得更好看的阵仗。来到地
头，母亲嘱咐我剔秋苗的要诀：
剔小留大，剔稠保稀。母亲说，
种麦子不能稀，就像种玉米不能
稠。太稠了秋天结的玉米棒顶不
到头，难看又减产。这些我早就
知道了。

我童年的不少时光都是在四
十亩地头度过。多少季玉米看着
我长大，我又陪多少季玉米成

熟。从播种、剔苗、浇灌、施
肥、除草、打虫到收获，农人
付 出 的 汗 水 比 夏 天 的 雨 水 还
多。即便我并未真的参与过，
却是真真把这些农事的过程看
在 眼 里 、 印 在 心 上 。 听 母 亲
讲，在我很小时，每到田间劳
作，他们也把我带到地头，撑
伞铺席，身边放上水和饼干，
我独自玩耍，直到父母及在地
里劳作的乡亲停下手中的活计
找我，直到星星出来，月光照
亮四十亩的每一寸土地。

小小的青青的玉米苗，刚刚
钻出地面一拃来长，像从土地里
长出来的一柄柄唢呐，一齐朝白
云悠悠的蓝天，奏出稚嫩而清浅
的夏日单曲，叶片的翻涌是音符
的飘摇。在清晨的晓光中，它们
显得尤为稚嫩，每一片叶子上都
浮着一层细密的绒毛，清晨挂满
细密的露珠，阳光下闪着白光。
它们身材挺拔，向上而生，小将
的神勇豪情，给人无限的生机和
蓬勃的希望。我站在田间，总觉
得群苗在向我倾诉，就像一个孩
子向母亲诉说心中的秘密，挚诚
热烈，却又带着小心翼翼，我内
心生出似海的柔情。

在沉思间隙，母亲已剔了半
垄玉米苗，只见她弯着腰，面朝
黄土背朝天，右手剔苗，左手接
着剔掉的苗，动作麻利。等左手
拿不下，母亲便把它们放到一
边，继续往前。别人剔苗时随手
就把剔掉的禾苗扔在地里，母亲
不同，她把剔掉的禾苗归于一
处，最终抱到地头。这没什么道
理，纯属一种习惯。我也顺着田
垄开始剔苗，真正参与农事之
中，先前眼中的诗意便渐趋不存
在了。因蹲下容易弄断弄伤娇嫩
的禾苗，所以背要一直弯着，十
分劳累。感到腰酸时，我停下休
息，但母亲却从未停下，仿佛一
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直到明晃晃的阳光照在玉米
苗上，玉米苗投下的影子缩至玉
米苗高度的一半时，母亲和我才
收工回家。路过小河边洗手时，
母亲问我累不累，我知道母亲的
问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她只是
一介农妇，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只能以亲身体验之法教我学习的
重要，不想我长大后再尝稼穑之
苦，我都懂的。

那四十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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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
女儿出生那天，小城异常炎

热。
焦急的等待被一声嘹亮的啼

哭打破，产房外等候的亲人一下
子兴奋。姐姐反应最快，三步并
作两步地把孩子从产房抱了出
来，一家人立即围拢过来，开始
评头论足，“眼睛随她爸”“头发
随她妈”“皮肤随她姥姥”……

只见这个小人儿，长着粉嘟
嘟的一张小脸，乌黑浓密的头
发，小嘴不停地开开合合。想想
这个小人儿，身体里流淌着我的
血液，我激动地摸摸她的小手，
她也突然抓住我的食指不放，让
我百感交集。

女儿长到三四个月大的时
候，作息突然颠倒了，白天晕
乎乎地叫不醒，晚上却精神得
不得了。一到晚上，我和她妈
都要轮流值班，好多深夜，我
都用一床小被子裹着她，边走
边拍她入睡，这种幸福的折磨
着实累人，可这个小东西好像
就 要 和 我 过 不 去 ， 只 要 一 停
步，她就会嗷嗷直哭。

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的
工作非常忙，加上装修新房子，
每天都要早出晚归，早上走的时

候她还没有醒，晚上到家她已经
又睡了，一连数天如此。有一天
中午，我急匆匆地回家取东西，
她看见我非常高兴，紧紧抱着我
不松手。等我要走的时候，她突
然开口叫了一声“爸爸”，家人
不敢相信她已经会说话了，她小
姨妈让她再喊一声，她又清晰准
确地喊了一声“爸爸”，我的眼
睛又一次湿润了。

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我离开
县城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她差
不多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每次
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都是“爸
爸，你快点回来”。也就是那一
年，家人发觉她的一只眼睛的视
力不太好，以后的周末，我差不
多都要抱着她乘坐凌晨三点多的
火车去郑州治疗，一直到她十四
岁，很多时候，她都是在我的怀
抱里从漯河睡到郑州。十几年的
检查治疗过程，让我与她有了更
多在一起的时间，感受到了她成
长的点点滴滴，也一起经历了一
个小人儿从幼年到少女的奇妙美
好的旅程。

如今的女儿，已经是一名大
学生，一个一米六八、亭亭玉立
的大姑娘了，希望她健康快乐地
成长，感谢生命里的一路相伴。

女儿

■■家有家有儿女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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